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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大考試日期：筆試﹝6月 15 日，星期六﹞      面試﹝6 月 16 日，星期日﹞ 

 

 

六和敬的意義 

「六和敬」是佛教僧團的生活原則，也就是讓彼此能夠和樂相

處的觀念，基本原則一共有六個項目，分別是︰身和同住、口和

無諍、意和同悅、見和同解、利和同均，以及戒和同修。 

第一項是「身和同住」，就是與大眾能身心健康和諧地同住在

一起，身體行為上不發生肢體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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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是「口和無諍」，也就是彼此能夠溝通、協調、勉勵、互助，而不產生衝突。彼此不

要用語言來互相交戰、刺激別人，因為言語的爭戰是很可怕的，言語暴力會帶給別人嚴重的創

傷，一句話可能傷人一輩子。 

第三項是「意和同悅」。由於志同道合，大家的心都是和樂的。「悅」指的是「喜悅」，不論

是別人所看到、聽到的，或是我所看到、聽到的，心裡面產生的反應都是歡喜的，例如當我們

同在觀賞一朵花時，別人看了覺得歡喜，我看了也覺得歡喜，任何一個人的心，都是同樣保持

著和諧喜悅。 

第四項是「見和同解」。「解」指的是見解的解，也就是看法、

想法。看法可以大同，可以小異，小異之中又可以有大同，大同之

中又不妨有小異，可以讓人發表自己的意見，自己也可以表達自己

的意見，但是到了最後，就是相互覺得彼此的意見都是合理的，別

人的意見是對的，自己的意見也是對的，或是彼此協調，尋找一個

折衷點、一個交集點，有共同點時就不需要再爭論了。見解既是相

同的，便是見和同解。 

第五項是「利和同均」。如果人人都不再只求自利，能夠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就是他人的利益，

他人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利益便是互通、相同的。那麼對他人有利，

其實也就等於對自己有利，當自己得利時，一定也對他人有利，彼此之間自然就不會發生利害

衝突。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資源能共有、共享，相處自然和諧。 

第六項是「戒和同修」。「戒」指的是規則、戒律的意思。戒律是生活的共同規範、規約與守

則，既然大家生活在同一個團體裡，便要遵守共同的生活規範，彼此之間是和諧相處。我們通

常在社會交際上，至少都會屬於某一個團體，包括一個家庭、一個學校也是一個小團體，共修

會也是一個團體，任何三個以上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就是一個團體。團體應該有共同生活的

規範，並且共同遵守。 

以上這六個項目就是六和敬，是釋迦牟尼佛為出家弟子制定

的僧團生活準則，依據此六和敬，出家弟子很容易便能夠達成團

體和諧相處、精進修行的目標。而這些項目如果運用在我們的日

常團體生活中，包括職場、家庭等，相信一樣能達成相同的效果。 

無論是在政府機構或是公司行號，都可以將六合敬的原則運

用在生活裡，雖然說你有你的原則，他有他的原則；你有你的規

範，他有他的規範，但是原則應該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如果我

們能夠把六和敬的觀念，推廣到一個團體裡面，或者推廣到職場

裡面，大家的相處氣氛就會更加和諧。 

-本文摘錄自《工作好修行：聖嚴法師的 38 則職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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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每個階段都是契機～～～ 

1987 年，經人接引，果東法師第一次接觸農禪寺，最初是從閱

讀聖嚴法師的書開始。1992 年，接連參加禪七及佛七之後，從此堅

定出家的決心。「我出家最大的收穫，便是從聖嚴師父的教導，認

識了正信的佛法。」 

擔任行者一年後，1993 年 9 月 15 日於農禪寺剃度。剃度前一個

月，接下的執事是擔任師父的侍者。從 1995 年至 2000 年，果東法

師在助念團獲得很多學習經驗，體悟到生死與往生者家屬的世間

佛法。 

「出家前，我的個性很強，遇到事情溝通不順暢時還會與人反駁，出家之後，脾氣已經慢慢

改善，變得柔軟了。」 

2006 年 8 月 31 日舉行的法鼓山僧團大會，通過聖嚴法師指示、僧團所擬定的「法鼓山方丈敦

聘辦法」，聖嚴法師並對僧眾開示：「誰都不要動念頭，最好不是我；也不要動念頭，應該是我

吧，僧團與師父賦予的任務，不論是誰，都應該發願學習承擔。」聖嚴法師接著在僧團大會公

布，果東法師為新任方丈。 

為了使果東法師及早進入狀況，師父親自帶領認識方丈寮環境，並且教導如何做好方丈的本

分。師父告訴我心胸要廣大，眼光要深遠；又幫我打了預防針說：「將來一定會有人拿你跟師父

比較，你不必擔心，只要請大家不要

考你就好了。」 

2009 年 2 月 3 日，聖嚴法師圓寂，

其無盡的悲願，有賴果東法師與法鼓

山僧俗四眾，以及所有認同法鼓山理

念的人，一起踵繼步履、踐行抵達 。

「其實，師父從來沒有離開過，因為

師父的法身舍利、智慧永在。」 

聖嚴師父念茲在茲：「佛法這麼

好，知道的人卻那麼少。」所生起實

踐與分享的那種心切，也在我心中逐

日加深。 

- 摘自法鼓文化出版《抱願，不抱怨》 

【心靈。悅讀‧書】 

釋果東 有一種人生，懷抱願心而來 
當任務圓滿而要離開的那天，沒有牽掛，自在無礙。 
正面而行的人生，有著無限的力量、可能、成就 
果東法師邀你一起「心想願成」！ 
2012 年聖嚴法師倡導「心靈環保」滿 20 週年！ 
同時，果東法師續任方丈，與你我分享《抱願，不抱怨》，
他的第一本書！ 
活著，就是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價值，應當從倫理來衡
量。 
凡事正面解讀、逆向思考，少一些煩惱糾葛，多一些平
安快樂，便是心靈環保。 
「抱願，不抱怨！」果東法師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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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師父有約】 

主講／果元法師 

 

為法忘軀師父的耐性好，處事有彈性，更有接納性，只要是為了佛法、為了眾生，無論去到

哪裡，即使身體不舒服，還是從容自在，讓我們感受到何謂「為法忘軀」，深深讓人感動。 

講者簡介果元法師法鼓山禪堂堂主，一九八五年在紐約東初禪寺隨聖嚴師父出家，歷任師父

侍者、英語翻譯，以及東初禪寺和象岡道場住持。法師常年隨行師父寰宇弘法，四海教禪，對

於師父弘揚漢傳佛法的願心，感懷極深。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到紐約東初禪寺跟隨師父打禪七，那時東初禪寺仍位於舊址｜紐約市

皇后區可樂那大道九十之三十一號。師父在美國跟台灣感覺上是很不一樣的，一般而言，在台

灣時弟子很不容易看到師父，跟師父談話的機會不多，感覺上似乎跟我們有一段距離。但這並

不是師父希望的，而是這邊的文化、環境自然形成。 

平等隨眾的師父在美國就不同了，東初禪寺比

較小，只要師父在的時候，每天都可以見到他。信

眾來到東初禪寺，只要待久一點，便能見到師父，

隨時可向師父請教，感覺很親切。師父的個性也很

隨和，有時遇到信眾按門鈴，如果我們不在或是他

剛好經過，師父就會應門。 

師父處事的彈性是非常大的。我第一次到東初禪寺打禪七時，禪眾只有二十多人，用齋時大

家跟師父同桌，師父就坐在長桌的正前方，我們則坐在兩旁，彼此坐得很近。我的位置剛好靠

近師父，很自然便替師父拿菜。 

結果用完餐後，師父對大眾開示說：「不要以為自己可以讀懂他人的心。」這樣的隨機開示，

是生活中師父的慈悲顯露。 

此外，禪七中有些西方人心思比較粗、動作比較大，拿飯的時候，飯勺黏著飯粒，他們就以

飯勺用力敲碗，想把飯粒給敲下來，可是用飯勺敲碗，碗是一定會破的，師父因此說了幾次。

我看到這種情形，以為師父很不高興，所以下次再到東初禪寺的時候，就買了兩打餐館所使用

的厚碗來。後來這件事情師父經常提起，說我因為碗破了個口，特別買碗來供養。師父的意思

好像是要告訴我們，問題不在於碗的厚薄，而是心的粗細。禪修的人應該要很細心，一切都清

清楚楚。住進東初禪寺後，在一次禪七中，有一位禪眾為師父所感動，就找來了紙跟筆，寫了

一封信，還摺一個紙盒貼在牆上，上面寫著「供養師父」。我看到以後就把紙盒取下，因過去禪

七中從沒發生過這樣的事，師父也認為我的舉動是正確的。 

從此以後，我對這些事很留心，會特別注意禪七之中突發的狀況，這也形成我日後的一種習

慣。一九八七年，東初禪寺搬到對街後，地方稍微大一點，能夠容納的人數也多了一些。打禪

七的禪眾可以從過去的二十多人增加至三十六人。此處原是一家雜貨店，類似台灣的「十元商

店」，賣的都是生活雜貨。在搬進去之前，我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整理，清出幾大卡車的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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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只要在紐約，都跟我們一起出坡工作，師父穿著羅漢褂，雖然兩隻腳瘦得像竹竿一樣，

卻一直做個不停。我們看了雖然心裡很不忍，卻又很感動，而這就是我們的師父。心態正確就

沒事了出家後，我常常有機會跟著師父一起外出，有時也有其他信眾菩薩同行，偶爾大家會有

意見上的不同。特別是帶禪七的時候，如果遇到我跟另外一

位菩薩意見相左，師父通常是不予理會。師父明明知道有問

題卻不插手，其實是因為常常等到事情過去，大家也就沒事

了。師父帶弟子是很有經驗的，對於怎麼處理弟子間的問題

瞭若指掌，有時不插手反而更好。例如，二○○○年左右，

師父要去馬來西亞弘法，有位護法菩薩建議讓我一起隨行。

其實我並沒有被指派任務，可是師父為了尊重他的意見，還

是當著他的面問我：「你要去馬來西亞嗎？」我回應說：「我

要去做什麼呢？如果沒有任務，就不需要去了。」師父聽我

這麼說，便回覆：「沒有事了。」師父處理事情的態度是不堅

持己見，雖然他知道我不需要去，但是為了尊重那位菩薩的

意見，仍然問了我的看法。我想，如果當時我說「我也想去」，

師父會答應的。這即是師父處理事情的圓融。 

一九九七年，我們買了紐約上州的象岡道場。剛開始時，禪七期間大大小小的事，都是由我

負責，從前置作業，以及禪期中的維那、監香、小參，甚至翻譯，事情非常繁多，因此我對象

岡道場內外都很熟悉。後來有一段時間，國外的某位法師到象岡領執奉獻，他帶七時，我們在

很多方面的看法上不同，因此我讓他起了一些煩惱。那次禪七過後，師父找我談話，傳達給我

一個訊息禪七是誰負責就應該聽從他。自那次之後，我謹記這個原則，無論活動是誰負責，我

就是配合，便沒事了。回到台灣以後，禪堂有邀請其他法師來帶禪七，我都用上這個原則，如

此一來就輕鬆多了。如果自己有比較的念頭，馬上就調整，完全投入在主七法師的帶法和教法

中。只要心態正確，就沒事了，不但沒煩惱，還學習到很多。處處自在的師父我跟師父相處之

間的許多故事，師父都寫進他的書裡了，他敘述的內容比我記的還要仔細。例如一九八九年到

印度朝聖，當時師父住進一家頗有規模的飯店，飯店的設備可算是相當高級。師父住的房間，

據說是早年一位土皇帝的用房，房外剛好面對一個水池，由

於房間已經很久沒人使用，霉味很重。 

師父的氣管差，肺也不好，因此我跟師父換了房間，就這

樣，我當了一夜的「土皇帝」。隔天早上我對師父說：「印度

教有一尊神叫『濕婆』，而我昨晚當了『濕公』。」後來師父

把這個笑話寫進書裡了，師父是相當幽默的。同年四月，師

父第一次受到約翰•克魯克（John Crook）博士邀請，到英國

威爾斯帶禪七，當時他因另有事，改由他人來接機。從機場

到威爾斯，車程要七個小時，而車輛實在太老舊了，所以一

路上不斷有汽油味飄進來。當時師父坐前座，我坐後座，我

覺得很不舒服，便把車窗打開，呼吸窗外新鮮的空氣。可是

我發現師父很自在，沒有顯現出任何不適的樣子。我想師父

應該是很不舒服的，可是為什麼看起來還是那麼自在？這就

是禪修的工夫吧。 

濕婆吞毒汁,引自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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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我們第二次到英國威爾斯。禪七結束後前往倫敦，住在約翰•克魯克菩薩安排

的地方。我跟師父同在一個大房間裡，師父有床有棉被，我則睡在地板上，地板上雖有地毯，

但是很硬，身上只有一條薄被子，當時天氣有點冷，因此我整個晚上翻來覆去不能入眠，即便

想放鬆也沒有辦法。第二天早上，師父問我：「你昨天晚上在做什麼？」我說：「我睡不著，因

為地板太硬，天氣又冷。」就在我們參觀大英圖書館之後，不知師父怎麼安排的，我們改住在

另一位馬來西亞華僑的家，當天晚上我就睡得很好。由此可見，師父對弟子的照顧是很細心的。 

還有一個插曲，這在師父的書裡也記錄了。我們去參觀大英圖書館的時候，因為師父的博士

身分，又教禪修，再加上約翰•克魯克博士的引薦，我們因此能看到很多中國早期的文獻。能

夠親眼看到中國敦煌的手抄本，是很珍貴難得的事，

我們都很感動。在《東南西北》一書中，師父寫道：

「在其中一件手抄敦煌卷子的背面，是一家大寺院的

僧侶名錄，類似於現在的戶籍謄本，當時名為『僧籍

紀錄』，那是唐人的手寫資料。其中有一位比丘，法

名叫聖嚴，俗家姓張，被果元師首先發現，在敦煌文

獻裡竟然有與我的法名和俗姓完全相同的古人，覺得

很有意思。」看到這樣的文獻，你們會有什麼想法？

「乘願再來」，對不對？我當時也覺得師父是乘願再

來，但師父就只是覺得很有意思，沒什麼特別的。 

二○○三年五月，我隨同師父到莫斯科。師父受

邀去帶禪五，住處位於莫斯科郊外，住宿條件很差，房間充滿霉味，已經很久沒有住人了，連

棉被也沉甸甸的。師父雖然身體很不舒服，可是面對這種處境，表現出來卻是很自在，好像沒

有什麼妨礙。師父接引眾生的耐性、彈性與接納性，都讓我們感受到所謂的「為法忘軀」。當然，

這是因為師父有他多年的修行歷練。師父曾經分享他早年在美濃閉關時，在小小的關房裡並沒

有被困住的感覺，而是有如和諸佛菩薩「把臂同遊」，身心跟整體宇宙是一體的。我們常常對於

所處的空間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走在狹窄的巷子裡，或房子的天花板很低，自然會有壓迫感。

但是師父只要是為了佛法、為了眾生，無論去到哪裡，即使身體不舒服，仍是從容自在，這是

讓人感動的地方。 

以前我擔任師父侍者的時候，常常覺得師父的僧袋很重。我看過僧袋裡頭裝了好多東西，包

括驅風油等很多居士菩薩供養的各種各樣的藥。我問

師父：「裡面很多您自己不需要的東西，為什麼還要帶

在身邊？」師父表示：「隨時準備著，需要的時候才可

以應急。」師父自己雖然用不到，還是放在僧袋裡，

只為了隨時遇到誰有狀況，就隨手救濟。師父的藥很

靈喔，非常有意思！提攜後進，寬大的心量師父對後

進的提攜，令人很感動，尤其是對於精進的青年才俊，

師父一定盡可能栽培。師父早期在中國大陸時，認識

了年輕的法師，師父就培養他們去斯里蘭卡念大學。

如果有年輕的法師到東初禪寺來，師父也盡量給予協

助，對他們很友善。有時明明知道對方人品不佳，甚

或有點自私，但師父不會嫌棄，還是悉心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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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的心胸真是非常寬大。一九九○年代初期，師父派果暉法師和我去泰國參學，以下是他當

時給我們的一段勉勵。 

  

師父很清楚我們每個人的長處，也賦予我們責任，教導我們如何學習。師父隨時隨地都很清

楚方向的掌握，當然最重視的，還是為眾生、為佛教奉獻的道心。師父心胸的寬大，從禪法指

導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師父在英國帶禪七時，約翰•克魯克菩薩在小參時，向師父講起他的禪

修經驗。師父當下就說，約翰•克魯克菩薩可以代替師父主持禪修。在《悼念•遊化》中師父

寫著：「到目前為止，經我按：第一位法子是馬來允許可以帶領禪修的人，他是第二位（西亞籍

繼程法師）。他們共同的特色是，對三寶有信心，對師父的尊敬，以及都具有深厚的悲心和無所

求的願心。將來他們是否照著我的方式舉行禪七並不重要，能以智慧平等和慈悲恭敬的心行，

來傳播佛教修行的方法和觀念，才是重要的事，所以我為他

們祝福。我們常常研討「中華禪法鼓宗」要怎麼弘揚？怎麼

教授？有些時候在教法上有一點點不同，就會聽到不一樣的

聲音，但是從師父的書裡，我們看到一個清楚的原則，師父

以原則為重，細節上有一點變化則是可以接受的，師父的心

量真是寬大。 

師父長年在西方弘揚，特別是分一半時間在台灣，一半

時間在美國，兩個地方奔波，非常辛苦。師父的英文能力一

般應對沒問題，可是沒辦法直接講開示。在美國佛教界的中

國佛法弘揚方面，西岸有宣化上人，東岸則是師父。師父在

教界頗有聲譽，尤其是所推廣的默照禪很吸引人，接受度很

高，連南傳系統的一些老師，都來跟師父學習。我認為在西

方社會，默照禪能夠讓許多人接受。 

果暉、果元兩位仁者：你們兩位日內即將赴泰遊學，相信兩位都

能情同手足，同門同法同學，成為同行同修的生死同參，相互照

顧，彼此勉勵。閱世經歷，果元長於果暉；出家戒臘，果暉長於

果元。對於常住而言，分別負責中美兩地重要的僧職，乃是代表

我及我們兩地僧團的身分赴泰。見聞知增長，戒定慧增上，以備

回來貢獻所學，故以數語相期勉：一、學彼邦法門之所長，而有

助於我國僧團者。二、彼法身寺形式、弘化、攝眾、導俗的優點，

當留心學取。三、彼國之僧紀、僧儀、僧教育制度，宜留心訪查。

四、彼邦禪修方法的個人及共修指導，宜注意學習。五、唯一年

時間有限，不必貪多，盡力而為，保護道心以及健康。 

祝福二位平安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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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要帶三分勉強師父在台灣的時候，各種法務非常繁多，我常覺得師父是一個人做三個人

的工作。而在美國，事情沒有那麼多，師父忙碌的情況會比較好一點，因為師父不需要接待那

麼多客人；在法務方面，師父主要是主持星期天的講經或法會開示、每星期五上課、主持禪七，

或受邀到各大學演講、教導禪修等，其他時間就是寫書，由姚世莊菩薩協助師父錄稿─師父口

述，她記錄整理，再經過師父潤稿，就這樣完成一本一本的書。師父有許多著作都是在紐約完

成的。師父認為人不可以懈怠，做事要帶三分勉強，因此每當師父很累了，但他還會再多做一

些，這是鍛鍊身體，也是鍛鍊意志力。此外，師父閱讀藏經的速度很快，一下子就看完一頁，

這都是訓練出來的。其實師父讀書的時候，根本不需要逐字看，因為他把行文方法和裡頭的意

義抓住了，所以看得快。師父一生中不斷地在學習，包括他去很多大學演講，每到一個地方，

師父都很細心觀察，用心學習。我們從師父書裡的許多描述，都可以發現師父的用心和觀察入

微。今天法鼓山的環境能夠有這樣一種寬闊雄偉的氣勢，是師父幾十年來不斷的學習、觀察，

進而累積的心得。法鼓山園區的內涵不是走馬看花就能感受到，而它之所以能讓人感覺到寬大

的氣度與深刻的內涵，就是因為師父的好學不輟，才能呈現出如此不同凡響的格局。 

（二○○九年十一月十日講於聖嚴教育基金會） 

-摘自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